
这所学校的“东西部”差异
“东部”学生，7点20分开始进校，11点30分吃午餐，下午6点放学。
“西部”学生，7点30分开始进校，10点45分吃午餐，下午3点30分放学。
新的课桌椅，搬到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
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没份。
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要让“东部”学生优先使用。

“西部”学生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

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
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

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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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
出了校门，他们自动分成

两色人流
“西部”初三班的同学正在紧张准备6月

8日和9日的期末考和18、19日的中职考，女
生们还在为6月13日班级教室里的一场毕业
典礼筹备节目。

毕业留言本正在教室里传递着，这个“西
部”初三唯一的班级里同学关系融洽，这段日
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5年之后，成年
的我们都在哪里，还能不能再聚在一起？

在东楼学生集体去参观浦东世博园区
时，西楼这一天只能上课。校园静悄悄的，原
来的早操和眼保健操都取消了，“连下课铃声
都小了很多”。

不过“西部”的学生第二天却参加了H中
十周年的庆典。出演开场舞的14名学生中，
有3名来自西楼。他们甚至还独立演出了一
个叫《棉花糖》的舞蹈，这是他们进入H中以
来第一次和东楼的学生一起活动。

下午 3点半，西楼和东楼的学生第一次
同时间放学。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西部”
学生，和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各自
从西楼和东楼出来，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列队
走向校门口这个终点，“老师再见！”西部学生
的告别口号明显要比东部学生响亮。

尽管这天他们可以在校门外相会，却没
有人互相攀谈。他们自动地分成两色的人
流，很快消失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文中学生及两所公立中学均作了化名处理）

据《南方都市报》

农民工子女的新身份——上海公立学校的“西部”生
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要让“东部”学生优先使用

“西部”学生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

上海校园那堵看不见的墙

作为上海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江南学校
800余名师生分流并入公立学校，意味着自2008年以来上海市政
府“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行动也已接近尾声。

这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
风向标，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校园外的围墙拆了，校园里却筑起看
不见的墙。很难想象，同一屋檐下的学生，却因各种规定，分为东
部西部，双方各有秩序，互不往来，自我隔离。而所有隔离中，由此
衍生的人心冷漠尤为可怕。

【可叹】
他们的新身份不过是“来

自H中的西部生”
江南学校是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

工子女学校，全校 800余名师生被分流到本
区公立的H中和长江路小学。

今年寒假之后，300多名江南学校的学
生告别中环接近外环、轻轨 3号线和黄浦江
的夹缝中一栋破旧的教学楼，向南迁入了H
中一座闲置的附楼，在更接近中环的位置开
始成为上海公立中学中的一分子。

14 岁的陈萌在今年春节过后进入 H
中。他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机——父母
曾多次想把他转入附近的公立学校，都因为
英语考试不合格或学校不接收而作罢。

H中是一所高境镇属初中，位于宝山区
和杨浦区交界的边缘，和附近的上海市立四
大附中之一的上海交大附中比起来，它只能
算一所三流学校。

学校教学楼被分为东楼和西楼，楼下各
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是个单车棚。

这个在视觉上并无明显隔断的空间，却
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这两种
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和“西部”的两类学
生，前者是本地生源，后者是农民工子弟。

终于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陈萌们发
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在这所公
立中学里，他们的新身份不过是——来自H
中“西部”的学生。

每天，陈萌和同学经过篮球场时，都要告
诫自己，不能越界，尽管这界限并不能看到。

当陈萌和他的同伴们为终于能进入公立
学校而庆幸时，由于担心教育质量将下降，杨
浦区和宝山区南部的很多本地生源家长，正
考虑把孩子转学。

【可悲】 “东部就是贵族，西部就是平民”
在新学校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日子里，陈萌发现，此前在江南学校他农民工子弟的身份不

过体现在校舍、老师和课本上，同学间的“平等”可以让他对此视而不见，而现在，和本地学生在同一
所学校读书时，这种身份差别无时无刻不深入他的内心。

学生们口中的“东楼”靠近街道，由一座5层教学楼和办公楼“连体”组成，“东楼”向西延伸出一
座4层高的实验楼和综合楼，“西部的学生”入驻的“西楼”综合楼再向学校的隐蔽处延伸出一个两
层的餐厅。

西部学生感觉像是进入了一座“校中校”——西部的老师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老师，课本也和
过去江南学校一样用的是人教版的全国通用教材，课程科目的设置、上课的内容和方式也都和过去
几乎一样，甚至分管西部片区的副校长都还是原来江南学校的校长；这和东部片区的本地老师为
主、使用上海版教材、课业量远比农民工子女学校要繁重的教学体系形成反差。

一些事件也加深了东部和西部学生的隔离。西部一个男生在玩闹时把另一个男生摔成了骨折，
此后西部学生被校方要求自费买了保险，东部学生如果和西部学生在一起打篮球就会被老师骂；除了
上体育课，西部学生能够接近东楼的最近距离就是自行车棚旁边西楼内卖饮料的自动售卖机。

【可怜】 融不进的圈子：东楼外地生
东楼学生并非都是上海本地学生，2005年H中开始接收一些符合条件，并且能够通过校方组

织的摸底考试的外地农民工子女。
王乐在2006年从农民工子女学校蓝鹰小学进入H中六年级，这一年班上30多个同学，有8个

是外地的农民工子女，全年级加起来有近20个。
H中后来把所有成绩差的学生和外地学生都集中在一个补习班里补课，外地学生的成绩很快

就达到了班级的中上水平，有的还名列前茅，上海学生也跟他们交朋友，还借他们的作业来抄，但课
余他们还是自然地分成上海人和外地人各自的小圈子。

进入初一，学校开始分提高班和平行班。这个学期，学校甚至为初三排名前30名的学生再开
一个补习班。学校各项优秀奖的得主，广播里报出的名字都来自提高班中最好的初三(一)班。

王乐知道自己和外地的伙伴们再努力学习也进入不了这个(一)班，因为学校每一次的期末考试卷
上都要求在“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上打钩，他们这样的“外地学生”不能参加上海学校的中考。

对于西部同学进入H中后的不公待遇，东部这些外地同学也为他们打抱不平。
但是6月期末考试之前关于分班的传言更让他们感到担心。传言说，期末考试后可能会分班，

东部的外地学生成绩排名靠后的会被送到西部去。
老师口中的“西部”像是个无法跟“东部”分享很多权利的低等阶级，东部的外地生高猛会用拳

头来教训班上的一些上海男生，遭班主任警告再这样就把他调到西部去。
对于东部的这些外地学生，他们既无法完全地融入东部，又惧怕被发送西部，像是摇摇欲坠的一小群。

【可恨】
学校用“二模”成绩让他

们提前毕业
时间，对于东部初三的十几个外地学生

来说是残酷的，他们一点点地逼近那个临界
点——中考，却离高中和大学越来越远。

4月底H中的第二次质量模拟考被王乐
等东部的外地学生称为“小中考”，因为不能
在上海参加 6月 19日的中考，学校将用“二
模”的成绩让他们提前毕业。

考试结束之后，老师经常把“参加中考的
同学”挂在嘴边，王乐等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
去上学。

王乐所在班级的8个外地学生到初三只
剩下3个，另外5个在初二结束时就已经回到
家乡筹备中考。

上海的中职院校从 2008年开始允许自
主申报招收外地农民工子女，并在2009年由
市财政对农户子女进行补贴。

王乐等去问班主任，班主任才把选职业
学校的小册子交给他们，这时距离向职业学
校报名和寄送档案的截止日期只差了两天。
仓促之中，王乐、耿浩等3位外地同学把未来4
年的命运交给了上海市信息技术学院。

然而在上海，职校往往是成绩最差的
10%本地学生的选择。

在对外地农民工子女开放招生之后，空
姐、文秘、广告设计、音乐教育等热门专业仍
旧只招收本地学生，对农民工子女开放的专
业还是和劳务型行业相对应的数控机床、汽
车修理、酒店服务和餐饮烹饪等。

虽然至少一半的学生都曾经想过考大
学，H中“西部”初三班级 80%的同学最终报
读了宝山职校。

◀一所学校的学生，却要
被强行分成两部分，连走
路都要离得远远的。

下午6点，“东部”的学生放学了。


